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泣紅亭
第十五回  佛堂奇逢啼笑姻緣　花園巧遇驚懼相會

　　吉辰祝壽頻舉觴，良宵紅彩映銀缸。　　兒女嬉戲老親樂，剪字貼金慶高堂。

　　且說琴紫榭整個心思都沉浸在該牆上的詩句，不捨得離開。忽然背後有腳步聲，急忙回頭一看，是太太跟前的小丫頭來道：

「太太請大小姐。」紫榭說：「你先回去，我就來。」打發丫頭先回去了。自己暗思忖：若想試探他，非得也有個明確的標誌不

可。聽說他最喜歡見蘇節度使時寫的《白雲》詩，就寫上那首詩。但是兩首詩並列，讓人看了不大合適。忽然想了一個法子，叫花

童取水來，把璞玉的詩刷掉，就在這兒寫了《白雲》詩。自己又看了一遍，覺得挺滿意。他若再來看了這首詩，又認得我的筆跡，

不愁他不來找我。想罷收起筆硯，忙去前院，來到程夫人身旁。

　　原來二月十五日是天竺寺的「盂蘭盆會」。戴中堂回到故里以後舊病復發，纏綿不癒。程夫人想親自燒香拜佛，為丈夫祈禱，

所以和兩個小姐商議。

　　天竺寺是有關西湖十景的名勝。西湖十景是：「蘇堤春曉」、「曲院風荷」、「平湖秋月」、「斷橋殘雪」、「雙峰插雲」、

「三潭印月」、「雷峰夕照」、「南屏晚鍾」、「柳浪聞鶯」、「花港觀魚」。天竺寺雖然不在十景之內，在「雙峰插雲」的高山

上，西湖全景如在門檻之下，歷歷在目。寺裡僧舍和俗人居家很多，是個首屈一指的名勝地方，所以說來可稱還在十景之上。寺內

正殿供奉觀世音菩薩。寺主慈雲長老原是西方黃衣高僧，十全功德。餘杭百姓崇信佛法，善男信女都稱慈雲禪師為活佛。

　　每年二月十五聽經趕廟的人多了。尤其是大宅官眷臣屬男女更多。到了那天，程夫人想帶領兩位小姐前去。琴紫榭想到：一則

等著璞玉來看詩，不能錯過：二則從那天起心情鬱悶，身上也不大舒服，沒有跟著前去。只是香菲想再看一次西湖的風光，跟著程

夫人。這時天竺寺真是特別熱鬧，大家的夫人小姐，王子公孫，文人書生多得數不過來。

　　沒想到那天賁府的金夫人帶著福壽、玉清等人去天竺寺為老太太忌辰唸經燒香。在女眷之中見到盧香菲，大吃一驚。玉清不禁

失聲對福壽說：「姐姐你看！從山門進來的一群女眷，跟在位老太太后邊的，那不是咱們的盧姑娘？」

　　福壽笑道：「這地方哪兒來的盧姑娘！」剛說完，回頭一看，那群人快來到甬路上。在前頭走的老夫人年約六十，身瘦發白，

頭髮稀疏，鬢角上簪著兩朵金花。身穿深灰色長袍，上罩雪青緞長褂。舉止端莊，氣度清朗。跟在後邊的那位小姐白淨娟秀，瓜子

臉，臉色就像海棠含春，細長的兩彎秀眉，清澈透明的一雙純潔的眼睛，婷婷嫋娜的勻稱身材，上寬下窄對拃一掐的細腰，頭插鮮

亮的新花，身穿粉紅綾子衣裳，往台階上姍姍而來。這不是建邑盧香菲，還是誰！福壽看了，幾年前的情誼一時湧上心頭，恰似夢

中邂逅、死者復甦。就想奔向前去相見，金夫人搖頭低聲制止道：「稍等等，世上相貌相同的多了。盧梅是生在深閨的嬌小柔嫩的

女子，怎能千里迢迢來到這裡。我先見了那位老夫人，就會明白。」正在說話，程夫人已經來到佛殿前面，侍從婆子們鋪上厚墊

子，下跪拜怫。盧香菲真是出身名門，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端莊嫻靜，大家風度，從不四下張望。她跟著程夫人進了大殿，禮佛、

燃燈、燒香。

　　金夫人從旁側仔細端詳，愈看愈象。就在舒二娘耳旁如此這般說了幾句，叫她前去辦理。舒二娘遵命進到裡面，找了管家婆

子，問了程夫人的姓名原籍，婆子們如實告訴，又問為什麼打聽這些。舒二娘躬身道：「我是城裡賁侯家人。我們夫人來到這兒燒

香。剛才看見老夫人福壽雙全，甚是敬慕，想請到方丈恭候謁拜。」那婆子將金夫人的意思稟報程夫人。程夫人聽說是節度夫人，

點頭應允。舒二娘回來傳話，金夫人大喜，先來禪房等候。廟裡住持聽說官家夫人們要在這兒會面，迴避了所有的閒人，燒香撩簾

之後退去。不久，程夫人做完了佛事之後，來到方丈。金夫人出房施禮迎迓，進房坐下。

　　盧香菲忽然看見了金夫人，雖約摸認識，但是一則金夫人這幾年吃了不少苦，顏面很見老，頭髮雪白了，時不易辨認：二則那

時福壽、玉清們出去燒茶或求佛經包袱去了，都不在跟前，三則金夫人故意繃著臉，假裝不認識。香菲做夢也想不到她們會到了這

兒。所以心裡雖然著急，也不敢去認，暫且站在一邊。

　　金夫人施禮道：「暫借僧舍，冒昧相請，承蒙賞臉，不勝感激。」程夫人回禮道：「未曾拜會太大人，先受恩惠，罪甚！」

　　金夫人道：「老夫人高壽幾何？」程夫人道：「一輪甲子初度。」金夫人笑道：「不像這歲數，看您有多硬朗。」程夫人道：

「老了，不行了。不知太夫人您的歲數呢？尊前有幾位公子？」金夫人道：「顢顢頇頇地過了六十，獨生了一個兒子，眼下跟著我

們來在衙門裡。想聽聽老夫人有幾位阿哥。」程夫人感慨道：「少子缺女。抱養的姑娘有兩個。」叫香菲拜見金夫人。

　　金夫人聽到「抱養」一詞兒，更是驚喜。

　　盧香菲上前拜見，金夫人忙忙嗦嗦地拉住她的手，拉她起來，忍不住掉淚。盧香菲不知怎麼回事，心裡頭顫顫悠悠的，只是想

哭。

　　程夫人覺得很奇怪，問道：「太夫人本來不認識我的閨女，怎麼才見面就掉淚？請說說，讓我聽聽行嗎？」金夫人更是忍不住

道：「老夫人！我心裡太難受了。」一句話沒等說完就抽嗒起來。她心想：「雖說有的人相貌相象，怎麼這麼象！哎喲！我的姑

娘！你怎麼短命死了？如果活著，也可以起相聚了。」這時盧香菲心裡想：「這位夫人的音容笑貌，跟我姑母一模樣，還有她的愁

容眼淚又怎麼這樣現成！若確是我的姑媽，這般煙江雲山是怎麼渡過來的！」想了又想，盈眶的淚珠早已噙不住，滾滾而流，滴滴

嗒嗒濕滿了衣襟。

　　程夫人又問道：「太夫人有話，不妨明說。您在什麼地方見過我閨女？為什麼你們倆人同時傷心？請您將緣由照實說吧！」

　　金夫人道：「事情都已經過去了，說也沒用了。突然的遭遇就像作夢，所以才傷心。我看小姐的玉色花容，活象我早已……」
說到此處又將話收起來。

　　程夫人大惑不解，又再三問道：「太夫人為何這麼見外？怎麼剛說出話頭，又收起話尾了？」金夫人擦淚道：「雖有一言，說

出傷人，不便啟齒。」

　　程夫人道：「請照直說，絕不怪您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如此那我先陪個罪再說。我看小姐的相貌和我多年前死去的娘家姪女一模

一樣。」程夫人問道：「令姪女年前故去，她和我的閨女相象，跟您今天的哭有何相干？」

　　金夫人道：「不知道。只想我的姪女是因為守著我賞簪之情而死的。」程夫人又問道：「您娘家姓什麼？家在何地？」金夫人

道：「我娘家姓金，世襲輔國公，原籍北地建邑。」

　　程夫人又問道：「您娘家姪女叫什麼名字？因為什麼賞簪，又為何堅守信義，怎麼死的？」金夫人長歎道：「我姪女小名叫盧

梅，字香菲。」說到這裡，盧香菲知道這是金夫人確定無疑。忽然五臟懼裂，一瞬間來不及再想別的，奔向前去抱住金夫人的腿跪

下道：「哎喲！仁慈的姑媽！您苦命的姪女我沒死，我就是盧梅。」說完放聲大哭。金夫人聽了那話，不禁驚喜，摟住盧香菲的脖

子大哭起來。

　　那時候玉清、福壽等人都已經回來，知道確實就是盧香菲，也都哭個不停。程夫人看了她們的情景，起初大驚，後來知道是姑

媽和姪女見了面，忽然想起自己死去的親閨女再也不能見面了，也跟著哭。盧香菲的哭是苦，金夫人的哭是辣，福壽的哭是酸，程

夫人的哭是澀。寺裡供奉的主佛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也象奉陪這些人流淚似的。將極高極旱的天竺寺差點兒飄浮在淚海之中

了。

　　哭鼻子法會收場以後，婆子們才斟上茶來。金夫人拉住盧香菲的手問起：「聽說你死了，怎麼還活著？又是怎麼到這兒來

的？」盧香菲把她將要跳井的時候，畫眉說了不能尋死的三項理由，讓她暫時避開。自己又女扮男裝，成了康員外的義子：以後進



京被琴紫榭的彩球擊中，又當了新姑爺的事兒說了一遍。金夫人聽說琴默也沒死，並且也成了程夫人的乾閨女，驚喜交集，大聲歡

笑。福壽笑道：「琴姑娘投江是多麼苦！拋彩球又多麼帶勁！招了假女婿又多麼精采！」眾人大笑。金夫人喜笑著向程夫人問起怎

麼收琴默當閨女的事兒。程夫人又說起自己的龍玉怎樣意外地出了事故。水手們打撈時又怎麼得了琴默。黑夜裡婆子們怎麼誤認

的。到京城又如何求曹侍郎想許配給賁府忠信侯的兒子等，敘說了一遍。金夫人更是格外喜歡，笑個不停。向盧香菲問道：「那麼

你的媳婦兒為什麼不跟你一塊來？」

　　盧香菲笑道：「說身子不舒服，留下畫眉服侍她，所以沒一起來。」福壽笑著對金夫人道：「說有點不舒服，必是有喜了！」

聽了這話，逗得滿屋子人哄堂大笑。

　　那時日已過午，跟隨金夫人的管家們在餐樓上備好筵席進來請。程夫人知道已經是一家人，卻之不恭，願意坐在一起，觥籌交

錯，十分熱鬧。福壽拉著盧香菲的手，說起分別以來的想念，沒完沒了。

　　程夫人舉杯探問琴、盧兩個小姐的事由，究竟從何引起，金夫人也知道有了求她的事兒，乘機－一答覆。盧香菲覺得坐在那兒

不太合適，拉著玉清、福壽的手，進到裡間談笑不停。兩位夫人特別投合喜悅，舒二娘等婆子們也會迎合形勢，滿堂喜笑之聲經久

不息。這些人剛剛奉陪觀世音菩薩痛哭流涕，現在又效法大肚子彌勒佛樂得閉不上嘴了。

　　正是：

　　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　　話說璞玉心裡頭一會兒也沒忘記那樓上的美人。二月十五日跟隨金夫人去天竺寺，出城到了斷橋，就和金夫人分道，帶著瑤

琴、寶劍，朝著梅峪而去。心裡想：「我若再進她的院子可能要出事兒，先從院子外面探詢消息料也無妨。那天在牆上題詩，有倆

個粗野的婆子看見了。今天我換了衣服，她們見到我還可能認識。真的認出了我，正好打聽琴紫榭的確實消息。」在馬背上打定主

意，直奔南方而來。上次是傍花隨柳，信步而行，並不覺得路遠。今天心裡有事，真想一步兼程，立刻就到，反而象越走越遠似

的。心裡焦急了一陣子，知道急也沒用，再將心弦放鬆，才覺心裡寬起來了。又想：「若說那天巧遇有點奇怪，她看見了我，忙忙

叨叨地躲開了。還有我寫的詩，不知她看了沒有。如果她沒有下樓，沒有出過院子，那我寫的不就枉費心機了。儘管這樣，我應先

去打問她的姓名，一切就都有底了。」這麼胡思亂想地進了山口，早已望見那個花園的牆。

　　璞玉在一棵大樹下下了馬，沿著山腳到了北牆角上，從遠處曰望，門旁的粉牆黑字隱約可見。璞玉心想：「我說不是！空寫一

番，白費心機！美人在哪兒！誰來理睬！這就是明亮的珍珠投暗洞，冒充的白土子素珠瞎姑容。還是讓我自己看看。」他近前再一

一看，忽然驚訝地想：「我那天寫的是七言詩，怎麼忽然變了！」又仔細地看了一遍，心裡更覺奇怪，字體也變了。那天我寫的草

書，今天變成非常秀麗的楷書了。我是在作夢吧！把兩隻眼睛擦了擦，再仔細端詳，寫的是一首五言律詩：

　　白雲出遠山，藹靄傍青天。

　　舒捲隨形幻，離合任自然。

　　光輝朝日麗，宇靖待風旋。

　　一旦逢龍會，甘霖潤物安。

　　璞玉讀了一遍，又驚又喜，禱告天地道：「真是絕妙！真叫走運！我的這首詩，別人不知道。這個字跡確確實實是琴紫榭的手

筆。這首詩是仙鬼替她寫的嗎？想必是琴姐姐在這兒，認出了我的手筆，為了叫我知道她在這兒，所以親筆寫了我的詩。我寫的詩

歌，是不是她也怕並排寫著讓人看了不合適，才將那首詩歌塗抹了。就從這點來看，定是琴紫榭無疑了。」他又贊許道：「紫榭！

紫榭！我只知道你的容貌美麗，還不知道你的學問也這麼漂亮，尤其心眼兒這麼細，真令人望塵莫及也。我老在這兒站著也沒用，

上那邊兒山坡好好看看小樓。老天爺保佑，讓我再見一面也末可知。」想完撩起衣襟，上了山坡，伸頭探腦地向小樓頻頻窺視。哎

呀！真怪！那小樓的畫窗盡開著，有個穿著一身大紅衣裳的美人靠在窗台旁邊正往外瞧。因離得太遠，眉眼看得不太清楚。只看見

圓圓的臉龐，厚厚的方正的肩膀。更加肯定就是紫榭。璞玉兩隻眼睛的瞳仁一動不動地盯著看，恨不得插上雙翅飛到那裡去說幾句

話。

　　璞玉將此情景填了一闋《點繹唇》詞：

　　獨立空山，人靜日移林影慢。

　　小樓舒晴，倚欄人頻歎。

　　園邃犬吠，喜鵲高枝喚。

　　風竹顫。

　　口鳴聲湛，拂花美人現。

　　原來琴紫榭那天等程夫人、盧香菲走了以後，稍微躺了一會兒，心裡有事兒不能入睡。帶著個小丫頭來到梅樓。想起日前在樓

頭看見模樣長得跟璞玉一樣的人，打開窗戶往下看。站在背後的小丫頭用手指道：「格格您看！山秀湖明，風帆沙洲，多象一幅畫

的畫兒了」說完忽然又失聲道：「嘔！那個山嘴上怎麼站著個人？」琴紫榭抬頭一看，牆外山嘴上真的有一個人呆呆地站著楞神

兒。他頭戴圓紗帽，身穿紫紅色的便服，身材和那天看見的一模一樣。琴紫榭特別高興，越看越是璞玉，尤其是他迎風背著手站著

的樣子肯定就是璞玉。忽然鼻子酸，兩行淚水不住流淌。癡癡地楞了半晌，心裡想到：「璞玉這次來，看了我寫的詩，必定知道我

在這兒。知道我在這兒，必定在這兒徘徊不肯離去。要是這樣，引入懷疑不僅於事無益，而且有損名聲。我先派一個小丫頭到北門

去問清情況，如果真的是璞玉，我就給他寫信，給他出個主意。」想罷，一時感到寬慰，剛要回頭叫小丫頭芍藥，忽而聽到木底靴

踩在樓梯上格登格登的腳步聲，原來是畫眉來了。畫眉笑道：「大姑娘一個人在這兒做什麼？嘔！這時候就打開了樓窗戶，想是要

拋彩球了？」聽這話，琴默以為揭自己的短兒，登時變了臉，怒容滿面。芍藥不瞭解情況，向畫眉笑道：「姐姐你看！那一個人早

就朝著我們樓的窗戶站著看，象釘子釘住了一樣，紋絲不動。」畫眉一看琴紫榭對她變了臉，也動了火兒，正沒地方出氣。從窗戶

往下一看，牆外邊有一個穿紫紅袍的青年，站在那裡朝這兒看。也沒細看，將兩扇窗戶哐啷一聲就關上了。嘴裡嘟嚷著：「燒香

去，身子不舒服：看人，病就好了！」出了樓外看見看園子的老漢正在澆花，畫眉大聲嚷道：「王園頭！牆外來賊了。正偷看咱們

宅院的動靜，你快去抓！」那老頭問在那兒？抬頭望見有人站在山上，往牆裡伸頭探腦地窺探，氣得七竅生煙，扔下水桶，掄起扁

擔，大聲喝道：「哪兒來的野漢子，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偷看我們的院子。上這兒找你的親媽來啦！？」說著神氣十足地走過去

要揍璞玉。

　　璞玉正望著樓窗出神，嘴裡雖然沒說話，兩個人的靈魂已經暗地裡悄悄地透過去合在一起，正在細細地品咂滋味，忽然美人轉

身關了樓窗，突然從院裡邊傳出罵人的聲音。接著看見一個倔巴老漢掄起扁擔走了過來，不知怎麼變了卦。下山時還擺著大模大樣

的譜兒，剛轉到了牆後，就急忙跑到馬跟前。那老漢一看，這賊還有馬，更是大聲叫嚷，掄著扁擔鉤子，飛也似的追了過來。

　　璞玉一看不是事兒，騙腿上馬，帶著瑤琴、寶劍落荒逃去。

　　那時紫榭雖然對畫眉這種無禮舉動非常生氣，可是誰叫自己辦了這種事兒，也沒法吭聲。無奈忍氣吞聲下了樓。

　　嗚呼！為人上人者一舉一動可不慎哉！如琴紫榭之穩健，因一時之拋彩球，貽人話柄，以至不能指責頑民。可不畏乎！

　　且說璞玉策馬出了梅峪，後面追趕的人業已不見，方才鬆韁緩行。瑤琴、寶劍趕上來問道：「大爺平日膽子挺大，今天怎麼這

麼膽小？」

　　璞玉歎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我是個大丈夫，哪能怕一個奴才！況且遊山到人家別墅去看，本來有所冒犯。古書說：『能容則德

大，能忍則進益』。有容人之心，則事可成，無客人之意，則事必敗。我的老師常言道：『容則恕人之過，忍則成事之益。因小過



而動盛怒，乃克己之不力也』。故大人能容他人之所不能，而能容小人之辱則更難矣。古之英雄賢士成大事者，皆能通達此理也。

我想辱罵之來，靜觀來自何人，是非自有分曉，焉用動怒。《孟子》上講：『養心，制怒』。這些小人不值得我一談，更犯不上跟

他爭吵。故我之怕者，蓋有理也。」說著來到西冷橋邊，迎面過來一隊車馬轎子。走在前面的轎子裡坐著一位老夫人。身材清臞瘦

朗，氣派清如仙鶴，年紀約有六十，肯定不是小戶人家的夫人。璞玉在橋旁側立。看見大隊車仗過後，隨著又過來輛小香車。這車

的製造別緻精細，雖是兩輪小車，不用騾馬駕轅，車轅內一個大漢在後面推著走。車四面的帷幔異常精緻。車內坐著一位小姐，穿

戴華麗，璞玉在馬背上一眼看見，不覺失聲地「哎喲」一聲，臉色一下子全變了。

　　原來這是盧香菲，同程夫人在天竺寺吃了飯，和金夫人約定了不久見面的日子，回往梅峪正好碰上璞玉向去天竺寺的這條路上

回來。

　　這時盧香菲正是滿懷喜悅地坐著香車，沿著湖堤，看那一派湖光山色，荷香柳柔。走過來時，忽然迎面過來一個少年郎君，身

穿紫紅長袍，騎著白馬，金鞍銀轡，十分顯耀。剛轉過目光，聽見璞玉的聲音，打了個照面，認出是璞玉，差一點兒出了聲。

　　欲知後事如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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